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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路
□ 薛立全

母亲的爱
□邓汉云

　　2022年12月，我迎来了55岁的生
日，母亲也80多岁高龄了。人们常说，
母爱是一条清澈的小河，给你带来纯
净；母爱是一杯翻滚的热茶，给你带来
温暖；母爱是一根红红的蜡烛，默默地
燃烧着自己，给你带来光明。而我觉
得，母爱是春风、是雨露、是红叶、是瑞
雪，是春、夏、秋、冬……
　　我的母亲一生历经坎坷，她养育了
我们兄妹六人。如今我们都儿孙满堂、
家庭幸福。母亲却老了，一米六几的身
高，已被无情的岁月缩减了几厘米，看
起来非常瘦小。苍老的面容铺满饱经
沧桑的脸庞，花白的头发仿佛在向我诉
说着她年轮的辛劳。
　　我的弟弟是2006年突发脑出血离世
的，至今已16年；父亲2012年突发心梗去
世，至今也有十年。母亲遭受了她人生
中两次致命的打击，却将悲痛深埋心
底，从不在我们面前显现。她日夜操
劳，精心照料她的孙辈们，用无私的爱

撑起我们这个大家庭。
　　长年累月，母亲用她瘦弱的身体包揽
所有家务。每年冬天，阳台上总是会增添一
两盆绿盈盈的蒜苗，给家里带来无限生机。
母亲在，兄弟姐妹才是家人；没有了母亲，兄
弟姐妹只是亲戚。有母亲在，回家就多了一
种说不出的安逸。
　　记得我小学将要毕业时，每天作业
都要写到很晚。母亲总是默默地守在
我身边，在我疲劳的时候递上一杯热
水，让我提起精神，继续写作业。进入
初、高中，学习的压力大了，母亲每天早
上起得更早了，准备好早餐，在餐桌旁
一边看着我一口口吃饭，一边还囔囔地
说道着，慢慢吃，别噎着。每当我考试
成绩不理想，母亲会不厌其烦地开导
我、鼓励我，给我精神上的激励。炎热
的夏天，我夜晚久久不能入睡，母亲会
拿着一把扇子，不停地为我扇风，直至
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一个深夜，我突然发起烧来，母亲

连忙起床，用她颤颤的肩膀将我背到了
医院。在医院，母亲跑上跑下、取药付
款、送取检查单，忙了整整一个晚上。
回到家，她忘记困倦，又为我做上了可
口的饭菜……
　　母亲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
温馨与感动，当我在书店或者商店看中一
件物品时，母亲总会毫不犹豫地买下。
　　1995年，是我人生遭受重大变故的
一年——— 我的爱人因为车祸住院。彼
时，母亲又一次用她的手臂为我阻挡风
霜，她帮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卫生、带儿
子……
　　母亲苍老的容颜里记载着我长大的
岁月。我感恩母亲，虽然她从未说过要
得到什么回报，但我要承担起照顾她的
责任，尊敬她、理解她；常回家看看，做可
口的饭菜，陪她聊天；对她多一点体贴、
多一句问候、多一分关怀。我更要经营
好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与兄弟姐妹和睦
相处，将伟大的母爱传承给下一代。

　　散步是我多年的爱好。多年前，我
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晚上入睡困难，早晨
醒得很早，白天迷迷糊糊，精神苦不堪
言。从那时起，从医的爱人，把不爱运动
的我强拉硬拽带出去散步，春夏秋冬，从
无中断，日久天长，竟然养成了习惯。
　　我家安在了东方影都旁边，出小区北
门左转百步再左转，沿着林荫道南行500米
到达滨海大道，路南就是灵山湾的星海滩，
其东西伸展数百米，沙滩边缘修建了步栈
道，随海岸蜿蜒伸展，向西通过珊瑚贝桥与
星光岛相连，向东沿海岸线延伸到东部港
湾。行走在这条路上，一年四季有不同的
景致，常走常新，乐趣无穷。
　　初春乍暖还寒，走在栈道上海风拂
面，柔柔的、湿湿的，夹带着大海的味
道。沉醉于春光里的大海，海水色泽浅
淡，海面皱皱波纹，一派安澜景象。步
栈道旁边的草坪渐渐萌出绿芽，像是为
大地铺上了绿色的毡毯，栈道两旁的金
鸡丛菊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先是绿意
盈盈，葱茏茂盛，而后则是嫩黄色花朵
娇艳绽放，引来蝴蝶翻飞，路边的鲜花、

岸边的浪花及金色的沙滩相映成趣，构
成一幅浪漫的滨海风景画。
　　盛夏酷热难耐，每天的散步改为清晨
和夜晚。晨起时，海边少有游人，我和爱
人无声地走着，天空从暗淡变成灰白，再
从灰白变成微亮，不多会儿东方海面的上
空泛起星星点点的淡红微光，海天相接处
淡红色光晕愈来愈浓，慢慢冒出一簇耀眼
火光，并冉冉上升，圆形轮廓不断扩大，转
眼工夫，一轮红日像一炉沸腾的钢水，喷
薄而出。夜晚散步又是另一番景象。栈
道两侧安装着亮化灯带，晚间暖光亮起，
蜿蜒的木栈道被勾勒出灯光闪烁的轮廓，
走在栈道上有种虚幻的感觉。再往前走，
护岸墙体上安装的复合射灯，不时变换着
颜色，沙滩上七彩光束轮番呈现，就像电
影中变幻的布景，仿佛进入童话世界。
　　初秋是多雨的季节，这个时期我喜
欢打着雨伞在雨中散步。雨天里平日的
嘈杂退去，走在栈道上，只有雨滴敲打雨
伞和海浪的声音，什么烦心事都可以不
想，完全沉浸在自己愉悦的世界里。秋
天还是海鲜肥美的季节，走在海边向里

望去，海滩上是密密麻麻的赶海人，这个
沙滩盛产蛤蜊、蛏子等，我和爱人有时经
不住诱惑，也下到海滩，小试身手，也有
令人惊喜的收获。
　　隆冬季节，尽管寒冷，我依然喜欢
在有阳光的白天去海边散步。海鸥密
集停留在珊瑚贝桥与海岸形成的港湾
内，从容而安静；也有个别不安分的，起
起落落搅动着鸥群，给冬季的灵山湾增
添了许多生气。我还喜欢雪后沿步栈道
行走，大雪过后，一个人来到海边，大地一
片洁白，凭感觉走在栈道上，脚下发出“吱
嘎吱嘎”的声音，特别悦耳。沙滩是漫无
痕迹的洁白，浅涌的海浪慢慢亲吻着沙滩
上的积雪，雪花瞬间遁形，融化在大海的
怀抱里。走在四周被积雪覆盖的栈道上，
我忘记了寒冷，内心充满温暖和力量。
　　散步的路尽管不长，但走过了多
年；因为内心喜欢，所以常走不厌。走
在这条风光无限的散步路上，有种热恋
时与伴侣约会的感觉，开心和愉悦伴随
始终，这既是美景触动心灵的缘故，也
是户外运动后产生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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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圣地鱼鸣嘴
□王华

　　每当天空泛起鱼肚白，凤凰岛沿海一
线便常常能看到一些背着“长枪短炮”的
身影，在残阳如血的黄昏同样如此；抑或
在退大潮的深夜，算好时间来赶海的人，
也比比皆是。我亦喜欢在任何时间段去
这个空灵之地——— 鱼鸣嘴看海。
　　鱼鸣嘴在凤凰岛的西南端，三面环
海，一面背山，和灵山岛隔海相望。当地
一位薛姓村民告诉我，道光十三年（公元
1833年），这里曾发生严重的旱灾，人们饥
饿万分，备受煎熬。突然有一天，从海上
潮来一批青鱼。大家欣喜万分，用火烧
着吃。青鱼仔饱满喷香，鱼肉鲜美筋道，
村民因此对大海更加感恩。再后来，每
到阴历七月十五左右，成群的黄姑鱼长
途巡游回来产卵，发出“咕咕”的叫声，鱼
鸣嘴因此得名。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鱼鸣嘴时，那
里还是原生态，粗粝的海滩上随处都能

捡到晶莹剔透的五彩鹅卵石。海水湛
蓝，带着咸湿的气息一波波涌来。现在
的鱼鸣嘴已经沿线修建木栈道、观景台、
停车场，打造成海岸公园。码头仍然得
以保留，几十条渔船停泊在海湾边。时
而可见一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破旧木船被
搁置在沙滩，静静守望着曾让它们无限
荣耀的战场。2020年，鱼鸣嘴的二百多
户居民，因为城市改造，集体搬迁到南岛
小镇，少数渔民偶尔还会出海打捞点小
杂鱼。
　　我常常去鱼鸣嘴看海。海浪呈环
形波纹散开，月牙形的小船点缀在海中
央，像是大海的孩子，精灵一般。海鸥
也迷恋这片海域的鱼虾，成群飞舞，歌
咏赞叹。海天一色、落日辽阔，夹杂着
海蛎子味道的海风甚是迷人。沿海漫
步，夏天还会和蓝花矢车菊、黄色金鸡
菊和妖娆的天人菊撞个满怀。人在那

里永远都不会孤独——— 小螃蟹、海葵、
海星、蛤蜊、蛏子等海洋生灵不时闪现
在身边，每每遇到，惊喜连连，能真切感
受到海洋生命的神奇与丰富。
　　这十多年来，我见证了鱼鸣嘴由最初
的冷清安静，到今天的熙攘热闹。如今，
每到周末，去那里露营、烧烤、聚会、赶海的
人络绎不绝，观景台和路边都是长长的车
流。同时，鱼鸣嘴也是地质研究者天然的
科研场地，形态各异的礁石，条纹和色泽深
浅不一，见证着丰富的地质变迁和海蚀作
用，还可以被赋予无限想象。
　　世间美好的事物总是成双成对。
崂山的渔村青山村已经成为网红旅游
景点，西海岸拥有与之媲美的鱼鸣嘴；
一个位于城市之东，一个置身海湾之
西。二者一样有着绝世容颜，都是青岛
绵长的黄金海岸线散落的明珠，更是风
情万种的看海圣地。

花之悟
□张京会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
欢养花，木本草本花卉我都
喜欢，最爱的当属兰花。
　　“蕙草春已碧，兰花秋
更红”。兰花不但品种繁
多，而且四季皆能见到它盛
开的雅姿。“兰色结春光，氛
氲掩众芳”的春兰；“夕阳秋
更好，敛敛蕙兰中”的蕙兰，
都是我家的常客。阳台上、
客厅里、书房中，每一处显
眼的位置，都能见到它们的
身影，或亭亭玉立，或婆娑
起舞 ，把我孤独寂寞的日
子，调理得有滋有味。
　　兰客犹香谁懂得，时时
相守不知君。兰花护理难
度较大，对湿度、温度的要
求甚是苛刻。最初养兰花
时，由于对它的秉性了解有
限 ，误信了别人的护理经
验，高价购买的几盆建兰，
逐渐萎缩，直至彻底倒盆。
　　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偶然一次失败，不足以令我
放弃设定的目标。我买来
养兰花的书籍，反复阅读，
逐字领会。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随后买来的
几盆蕙兰，经过学到的养花
知识的滋润，一盆盆色泽幽
绿，叶肥茎直。此时，我给
自己的表现打了满分，甚至
有些崇拜自己。
　　可膨胀过后，失望随之
而来。几盆兰花到了花期，
却并未如我愿尽情绽放。
它们像是在嘲笑我：你尽管
有十八般武艺，但你和花神
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
我们岂能随便为你开放？
你还是先敬拜花神吧！
　　我不会为斗米弯腰，东
方不亮西方亮 ，你不开他
开，我直接去购买鲜花，这
样还不用打理，岂不是事半
功倍？
　　彼时正值春天，还真是
应了“春暖花开”的说法，买
花的路上野花美不胜收，黄
的连翘，红的杜鹃，都美到
令人心醉。但这些花朵极
小，总比不得花棚里的盆栽
花朵那么艳丽夺目。尤其
是角落里的那一盆蝴蝶兰，
开得正旺。虽然春天并不
是它的花期，但它还是加倍
努力地绽放着。我毫不迟
疑地把它买回家，它一直开
到夏末，才渐渐离去。我并
没有感到失望，因为我已适
应了花开花谢的日子。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
日好”。无论是花还是人，
都会有落寞的一天。得意
之时，切莫忘形，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才是根本。


